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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戀書櫃》



一個身著鑲有紅色骷髏圖案的白色旗袍的女子赤著雙腳提著一雙白色高跟鞋在海岸邊戲水。



她的肌膚白皙光滑柔順宛如羊脂玉。



她的臉上寫滿了傲慢，彷彿全世界都是為她服務的，因為她太美了就該如此。



一雙又一雙腳印留在了她的身後。



女子絕非凡人，她就是九蛇島大名鼎鼎的女帝波雅?汗庫克，又有外號叫蛇姬。



突然一條發光的海龍卷離開了海面撲向了女帝。



女帝消失在海灘中，而她的那雙白色的高跟鞋留在了海灘邊。



…………



女帝醒來後發現自己處在一個奇異的世界裡，這裡有著紫色的天空，許多石頭和山峰浮在空中。



女帝身處在一座有著綠色樹木和紫色草坪的島嶼上。



這裡是哪兒？我怎麼在這兒？女帝望向了陌生的四周。



這時有一條女性的斷腿跳著舞朝女帝飛踹了過來，女帝眼疾手快只見腰一彎躲過了那條斷腿。



接著一條女性的斷胳膊緊握著拳頭飛在半空中朝女帝揮了過來。



女帝飛起一記芳香腳彈開了那條斷胳膊。



緊接著斷頭、玉峰、驅趕等拆散了的女體零件朝女帝所在的方向飛了過來。



當這些女體零件聚齊後便開始進行拼裝，不一會兒功夫便組裝出了一個肌膚潔白而光滑柔順閉著美目的裸體女人，緊接著裸體女人身上憑空出現了一件衣裳。



當衣裳穿在身上後她睜開了眼睛。



此時這個美若天仙的女人，她有著微胖的瓜子臉，身穿一件白色織金纏枝紋百花連衣短裙，潔白柔順的小腿裸露在外。



烏黑飄逸的長長秀髮如瀑布般垂在身後，膚如凝脂的手上戴著一個赤金的手鐲，腰繫子粉藍繡金花紋腰帶，她赤裸著潔白的雙腳踩在草地上如洋蔥般白嫩的十根腳趾整齊的排列在兩邊，整個人顯得出水芙蓉般的艷麗。



女帝睜圓了眼睛疑惑的望向那個女人問道：「這是哪？你又是誰？」



那個女人邁著輕盈的腳步靠近女帝回答道：「我叫水琴。歡迎來到月華靈界。我是靈兔們的飼養的斗奴。



若你能受主人們的寵愛，你將有用不盡的猛男可以享受。想什麼時候交配就什麼時候交配。數不盡的兒女將會擁抱你。要得到寵愛就得獲得冠軍。」



女帝大笑得仰面朝天彎了脊背，笑得整個肚子彎成了拱橋的頂端。



她笑著說道：「你這麼樂意當奴隸？妾身看不起你。妾身有數不盡的男人拜倒在妾身的腳下，你的冠軍妾身不稀罕。妾身只想離開這裡回家去。」



水琴接著說道：「想回到原來的世界也可以。你得成為斗奴冠軍獲得主人的寵愛，然後和十個猛男交配產下一百個兒女才能離開。」



「休想！！！」



「這由不得你，我都沒進軍前十強。你想拿冠軍還早著呢，更何況離開。」



說著幾架比水琴的纖纖玉手大不了多少的小飛船飛到了她的身旁，從小飛船裡躍遷出一個身穿直裾的小人站在了水琴的掌心上，說是小人還勉強，因為他雖有人的形體但臉卻是兔子的臉，他長著古代文人的鬍子。



水琴把小人捧到比自己的臉還高的位置仰著頭張開嘴巴，穿直裾的小人將手裡的果子扔進了水琴的嘴裡。



女帝望向水琴手裡的小人問道：「小傢伙，你又是何方神聖？這賤貨怎麼這麼聽你的？」



「老夫是訓獸師。這是我馴養的巨獸。只要給她夢魂果吃，她就甘願聽命於我們。你也接受老夫的馴化吧。」小人捏了捏鬍子回答道。



「不讓妾身離開，信不信妾身把你吃了！！」女帝指著小人大吼道。



「狂言不要吐得太早了。能離開這裡的女畜都是贏得冠軍為我們做了貢獻的，你也不例外。若輸了你的身體就得被我們分吃掉。」小人鎮定不驚的說道。



水琴轉身說道：「跟著我走吧。老呆在這也不是個辦法。」



女帝不知道去哪也只得跟著水琴走了。



同行的還有幾架比水琴的手腳大不了多少的微型飛船。



……



水琴帶著女帝來到了兩個巨大的天平稱旁，水琴手裡的小人解釋道：「想要參加斗奴間的格鬥需要在這裡稱一稱重量，如果超過80公斤就沒有參賽的資格。



你們來稱一下重量吧。」



水琴脫掉了自己的衣裙坐在天平的一邊稱盤上，那邊稱盤處的兩個鉤子降下來，身穿飛行衣幾名被稱之為兔靈的小人用鉤子鉤進了水琴的雙腳，鉤子從腳底進入腳背穿出。



鉤子升起將水琴倒掉了起來。



不一會兒稱完後穿飛行衣的兔靈用電鋸將水琴的身體拆卸得四分五裂，美麗的玉腿和玉臂等零部件分別被裝進了幾架小飛船裡飛向了一座浮空山。



於此同時女帝被按照兔靈們的要求脫去衣裙後赤裸著身體用同樣的方法倒吊在天平稱上。



不同的是稱出結果後女帝並沒有被肢解，而是天平稱的稱桿脫離主體起飛將女帝拖向了空中也飛往了浮空山。



…………



此處是浮空山的一座遍佈綠草的高原。



在浮空山的附近如雲朵一樣飄浮著女人的斷腿、乳房、斷腳、胳膊等分散的身體部位，它們不是死物而是不斷在空中慢吞吞的舞動著的活物。



時不時的有兔靈的飛行器獵捕著這些女性的斷肢殘體。



兔靈們的飛行器將水琴和女帝她們放了下來，而水琴被分散的身體部位重新自動的組裝了回來。



「這裡是為你們選好的打擂的地方。你們開始決鬥吧！」身穿短褐的兔靈主持人站在支撐講台的懸浮飛行器上向女帝和水琴她們宣佈道。



兔靈觀眾們坐在被懸浮的飛行器支撐著的觀眾席上觀看著水琴和女帝之間的對決。



而她們的衣物被兔靈們駕駛的飛行器空投給了她們。



…………



女帝衝向水琴騰空而起在空中一個翻滾跳到其身後揮拳砸向水琴的後背。



可就在拳頭接觸水琴背部的一剎那突然發現那是水琴的殘影，水琴早就不在原地。



緊接著女帝感到左胸被對方的爪子抓了一把，右胸又被對方的拳頭揍了一擊，後背被對方打了一拳，一會兒左胸受擊打一會兒右胸受擊打，一會兒後背挨揍。



可眼睛就是抓不到對方的人影。



一時間女帝難以出招。



顯然水琴採取的是散打戰術，不知何時女帝腦袋後面突然被水琴的腿狠狠的踹了一腳。



女帝挨這一腿趴倒在了地上。



水琴靠近女帝，就在彎下背觀察女帝的一剎那，女帝突然猛的以手立地用腿給水琴一個掃搪腿試圖將水琴掀翻。



水琴眼疾手快雙腿一跳躲過了女帝掃搪腿。



女帝一個半空翻滾朝水琴一記飛腿飛去。



水琴揮出左拳抵擋了女帝的飛腿。



水琴飛衝過去甩起一腿往女帝臉上掃去。



女帝用右胳膊抵擋狠狠的挨了水琴一腳。



女帝舞起右爪揮向水琴，水琴衣領被劃開了一條口子，右胸露出了半截，紅紅的爪痕留在了水琴潔白如雪的乳溝上。



然而女帝得手之後卻不能便宜的把右爪收回，雪琴不顧疼痛猛的抓住女帝揮向自己的胳膊然後像風車一樣快速旋轉，當手一鬆開後女帝就像離開地球引力的月球被旋轉著甩出了很遠的地方。



女帝被重重的摔在地上。



女帝艱難的站起來，但水琴不慌不忙的一步步逼近。



「你想獲得自由是不可能的。還是認輸吧。認輸了還可以留你一命作為兔靈們的肉畜被馴養。」水琴試圖攻破女帝的心防，勸她投降。



「休想，妾身就是死也不做你們的肉畜！！」女帝大聲吼道。



「死了只能成為兔靈們的盤中餐，你依然逃不過做肉畜的命運。」



被激得氣紅了眼的女帝，如發狂的獵豹撲向了水琴，水琴躲避不及被撲倒在地。



女帝揮舞著拳頭往水琴臉上胸部上招呼了過去。



一陣雨點般的拳頭擊打在水琴的身上。



這時觀眾席上出現了助威的吼聲：「新來的，打破她的腦袋。把她的腿折斷，掰斷她的蹄子！我們要吃她的嫩蹄！」



「水琴，我可是下了賭注投你贏的！快站起來！輸了我就要把你宰了吃掉！！」



「新來的，幹得漂亮！！我為你投了賭注，我不在乎輸贏。好好幹！」



「新來的，你是我的女神，我支持你！」



「新來的，咬下她的奶子，我們想吃她的紅燒玉峰。」



…………



但水琴不是省油的燈，就在女帝再一拳向她揮來時，水琴眼疾手快左手一把抓住了女帝揮拳的手腕，她奮力起身右掌呈獅爪狀狠狠的往女帝的腦門一砸——女帝向後倒飛七米重重的摔倒在地上。



水琴衣領下的乳溝的色澤暴露了她的乳房已經淤青了的事實，她雖然嘴角出血，但是她的臉蛋並沒有淤青發紫，依然如往常一樣潔白無瑕。



站起來的水琴一邊擦掉嘴角的血絲一邊一步步的靠近女帝。



受到重創的水琴依然保持著一如往常平淡的微笑，而此時的微笑卻讓女帝心驚膽寒。



突然女帝猛的跳起來一個空中後滾翻與水琴拉開一段距離，水琴躍身而起一個霹靂旋風腿朝女帝掃了過來，女帝躍身而起甩出一記芳香腳將衝過來的水琴踹倒在地。



而後等水琴起身之後甩出幾道劈掛掌，重重的擊打在水琴的臉上和胸膛上，一時間水琴臉上留下了數道如刀痕似的掌切印。



接著女帝施展相撲推乳掌，水琴胸腹挨了數掌被打得捂著胸口向後退了幾步，女帝衝過去一記鉤拳，水琴被打得高飛三米！



未等其落地女帝騰空跳到半空中飛起一腿芳香腳狠狠的一踹——水琴被踹得向後倒飛七米重重的摔倒在地上。



女帝撲過去跪壓水琴的膝蓋蒙的給她臉上狠狠的一拳。



「你的美麗不足妾身的萬分之一。你還有臉跟妾身掙。全世界的男人都拜倒在妾身腳下，你算個屁呀！還不快向妾身求饒！！」



「你越美麗，你就越要成為主人們的食物。主人們可以為你神魂顛倒，但不會聽從你的安排。你的美只會更讓他們產生吃掉你的衝動。」水琴毫無懼色的挖苦道。



女帝惱羞成怒，她撕開水琴的衣領露出潔白如雪的乳房，然後起身一掌抓住水琴的乳房舉過頭頂狠狠的往地上一摔，水琴再度倒在了地上。



女帝再次彎腰跪壓水琴膝蓋，她將手伸到水琴的乳房上，掐捏水琴的一隻乳房，並把那只乳房捏成各種形狀，一邊玩弄水琴的乳房一邊用另一隻手狠狠的往水琴臉上一巴掌。



「你這個甘願做奴隸的婊子，妾身看不起你。你還是乖乖去死吧！」女帝朝水琴臉上狠狠的唾了口唾液。



觀眾席上的那些小小的觀眾大喊道：「水琴是個發情的母畜，到處勾引種馬！快捏爛她的乳房！捏爛她的乳房！捏爛了好切來做餛頓餡。」



「讓我的投注的新母畜蒙羞不可原諒，別對水琴仁慈。打死她！打死她！」



「撕掉她的乳房！撕掉她的乳房！！」



「教訓她！！」



「教訓她！！」



「教訓她！！」



……



女帝拳頭不斷的往水琴身上招呼過去，水琴的嘴角不斷流著鮮血，她的乳房也開始發紅變青。



為了能給水琴更致命一擊，女帝起身用腳狠狠的往女帝身上踩了下去，一腳兩腳三腳……每一腳都傷骨裂肺。



女帝將潔白的右腳踩在水琴肚子上帶著藐視對手的微笑說道：「就你那點本事沒資格跟妾身鬥。妾身無論犯了什麼錯都可以被原諒，因為妾身長得太美了！



呵呵呵呵呵呵……你算什麼，妾身一根腳趾都比你這對奶子值錢。還敢跟妾身較量！別妄想了，認輸吧！」



可就在女帝得意自己勝圈在握的時候水琴突然一把抓住女帝的右腳將女帝往一旁掀翻在地，接著跪壓女帝膝蓋。



水琴搽干臉上唾液然後撤掉女帝衣領露出雪白的乳房，然後一隻手掐著女帝的乳房猛的收緊指甲深深的嵌入女帝的乳房裡，然後像虎豹的犬牙一樣用力的撕扯著女帝的乳房，少量的鮮血從傷口裡溢了出來。



水琴的另一隻手啪啪的狠狠的往女帝臉上不斷的扇著巴掌，頓時女帝的臉由白變紅可謂紅光滿面。



水琴把女帝的乳頭向上拉，由半圓形拉成了圓錐形，直到把乳房拉到極限才鬆開了手。



「呀咩蝶！呀咩蝶！求求你停下來！妾身是母狗，妾身聽你的！求求你停下來吧！」



若對別人來講，聽到對手如此慘烈的哀嚎聲，而且還是來自一位不可一世的對手的哀嚎，若是男的此時早已陰莖勃起，若是女的此時早已下體濕潤了。



然而水琴不為所動，她毫不留情的將拳頭往女帝身上招呼過去，一拳比一拳猛一拳比一拳凶狠，沒有半點心軟，沒有半點得意。



攝影機把整個細節記錄下來，同時直播給在場的觀眾，觀眾看到這個情景興奮起來。



「打爛那新來的腦袋！」



「撕掉她的的騷奶子！！」



「看到她如櫻花般凋謝，我好興奮呀！！」



…………



觀眾席上興奮的助威的聲水琴不為所動。



她此時右掌聚氣運功狠狠的往女帝腦門上一拍！！——，女帝腦門裂開了，鮮血從裂縫中流淌出來，女帝睜圓空洞無神的死呆眼，身體抽搐了幾下再也不會動了。



水琴吃力的站了起來但嘴裡不斷的咳嗽，此時時間彷彿凝固了，觀眾注視著咳嗽的水琴，注視著壓倒在地上的女帝，注視著打擂場地上發生的一切。



小小的兔靈裁判拿著量溫棍輕輕碰了下腳底開動電擊開關，然而女帝腳趾沒有動，裁判棍子上的溫度數據為零，裁判爬到女帝臉上摸了下女帝鼻孔發現女帝沒氣了。



於是裁判宣佈水琴獲勝。



…………



水琴離開了打擂場地正閉著眼睛享受著一架飛行器的電動按摩棍對陰唇的按摩，可沒受樂多久就突然在銷魂的快感中猝死了。



敗倒的女帝和猝死的水琴被剝光衣服一絲不掛的運往浮空山另外兩處地方進行分割和肢解，並加工成食物以供觀眾享用。



兩架小小的飛行器將女帝倒吊著運往了一處兔靈們的村莊的空地處放著，在那裡有幾個高大的屠宰架正等候著女帝。



兔靈駕駛的帶機械手臂的工程飛車把女帝抬到一處肉架旁，用肉鉤子鉤進女帝的腳底將女帝倒掉起來。



接著工程飛車用砍骨刀砍向了女帝的脖子，鮮血從脖頸噴湧而出流向了接血盆，只見幾刀下去女帝死不瞑目的腦袋離開了身體。



工程飛車把女帝的腦袋掛到一處肉鉤子上，然後用刀沿著倒三角的邊緣切割著女帝的肥逼，不一會兒女帝的逼被完整的剝離了下來。



而後工程飛車給女帝開膛破肚將裡面的內髒全部都取了出來。



當女帝身體內部空空如也的時候，工程飛車拿起一把斧頭從女帝倒掉起來的胯下狠狠的劈了下去，幾斧頭過後女帝的身體被分爿了。



工程飛車用刀分別將女帝左右兩半具軀體的乳房剜了下來，之後將女帝雙腳砍斷留在肉鉤子上，而後砍斷雙腿和胳膊，最後把兩個半具軀幹給幾斧頭腰斬了。



女帝被切下來的這些身體部位，其中乳房被送到蒸籠屋裡清蒸，雙腳被放到高溫水池裡水煮，胳膊和軀幹被放進油池裡油炸，屁股被放進巨鍋裡紅燒。



嫩逼和從膝蓋被切為兩節的沒了雙腳的雙腿被送到烤肉架上塗抹了辣椒和烤肉醬燒烤。



「聽說這次的主菜是一頭新來的母畜。據說她不是我們月華靈界的家畜。」



「她是來自另外一個平行世界的野味。她的名字據說叫波雅?汗庫克。她可厲害呀！在她那個世界有許多對手都被她給變成石頭了。要不是我們月華界啟動了反異能的屏蔽器，她早就把水琴給變成石頭了。」



「看到她和水琴精彩的格鬥真是壯觀啊。這會能吃到這頭不可一世的女帝這身肉，我們真是幸運。」



準備工作的兔靈村民們（也就是起先觀看格鬥表演的觀眾）開始討論起女帝來。



不知過了多久女帝的肉終於熟了，豐盛的盛宴開始了。



廣場中央放了白色的地毯，蒸籠屋和烤肉架上的巨大肉塊都被抬到了白色地毯上。



村民們上穿上了乾淨的防塵鞋套雙手帶著厚實的橡膠隔熱手套拿著刀叉開始瓜分肉食了。



有一個叫都廣的村民雙手抓著女帝那只斷腳掌的側面一口咬了下去，咬開了表皮開始吃裡面一大塊柔軟的肉、鮮香的鹹味刺激著都廣的食慾，他狼吞虎嚥的將鮮肉嚼碎了吞進肚裡。



腳心的肉更加柔軟，都廣的刀輕鬆的在腳心處割下一大塊肉方進嘴裡大口咀嚼，腳心的肉很柔軟。



並且它有一種淡淡的鹹味，嘗起來像一種質地很好的小牛肉，柔軟得足以在你的嘴裡融化，都廣舒服地享受著腳心的肉帶來的口感！



很快這塊巨大的腳心的肉被吃完了，接著都廣先切下巨大的女帝的大腳趾，小心地剔掉指甲，放到嘴上，咀嚼著，汁液流入都廣的嘴裡。



都廣在嘴裡細細地品嚐，享受這奇妙的味道，都廣細細地品味並且慢慢地咽進肚裡，然後舔著這只美足，感受著那美妙的味道。



都廣吃完了大腳趾後，接著有幾個村民相繼走過來把其餘的4根腳趾割下來分享了。



都廣走到腳跟處開始在女帝柔軟的足跟肉上剃割下去，粉紅色的足跟皮膚很有嚼頭，淡淡的鹹味和鮮香刺激著他的味蕾使他咬開表皮開始吃裡面柔軟的肉。



都廣狼吞虎嚥的地咬下腳跟上被切下來的硬肉並且拚命咀嚼嚥下肚，吃完那塊硬肉之後他舔盡咀邊殘餘肉質，真是回味無窮。



沒多久這只比都廣的整個個頭還要巨大的斷腳丫被都廣和幾個村民吃得只剩幾根殘缺不全的骨頭了。



與此同時另一隻巨大的斷腳丫也被另幾名村民吃完了。



……有個叫子蕭的村民用刀叉從烤熟得油亮亮的巨大玉門割了一塊肉放入嘴裡津津有味的咀嚼吞嚥！



酥麻香辣的味覺刺激了他的食慾使他狼吞虎嚥的把玉門其余的部分一一咬下來吃進了肚裡，沒過多久這扇巨大的玉門被子蕭吃完了。



……一對巨大的乳房早已被廚師從蒸籠屋裡抬了出來，此時的乳房經過蒸煮後看起來透明發亮，就像剛剝了皮的新鮮荔枝肉一樣晶瑩誘人。



經過蒸籠內的高溫蒸氣蒸煮，女帝的兩隻乳房內的脂肪己經被溶化了，再加上乳房上的皮膚很細薄、嬌嫩，所以就成了現在這付模樣了。



一些村民們在香味撲鼻氣味的吸引下，朝一對巨大被蒸熟得晶瑩剔透的玉峰圍了過來，他們用匕首像刮割饅頭那樣刮割那兩隻巨大的玉峰。



「快趁熱刮分呀！」



「把那塊『峰頂』留給我！」有的村民如此喊道。



玉峰裡面的什麼溶化了的乳腺呀，汁液呀，很快都在匕首的切割都下冒了出來，村民們在撲鼻的肉香的刺激下個個都帶著品嚐美味的表情吮吸著那些冒出來的甜美的乳腺和汁液！



「鮮嫩多汁……好新鮮……好嫩……又有彈性，好美味呀！」這時有一個村民冒著自己的手被別人的匕首刮傷的風險將其中一隻玉峰的乳頭連帶著乳暈給切了下來，然後迅速放到嘴裡狼吞虎嚥的嚼碎吃掉了。



很快另一隻玉峰的乳頭也被村民切了下來放進嘴裡讓舌頭品嚐了淡淡肉香和鹹味後嚼碎吃掉了。



沒有花多少時間這兩個本屬於女帝的玉峰被村民們乾乾淨淨的吃掉了，那怕一點肉沫都不剩，村民們表情上寫滿了美味與飽滿。



吃完這兩隻乳房的村民有的都已經把肚子吃脹得走不動了。



……有一些村民走入到兩張分別放了子宮、卵巢和肝臟大桌子前。



這些村民認為尤其是子宮和卵巢是極加的補品，可以滋陰補陽，有壯陽之功效！



於是就開始帶著唾液切割啃食子宮，其中有兩個村民幸運的拿到了女帝的兩個卵巢，並更加賣力的啃咬起來，當卵巢被吃完了以後，這兩個村民就出現了嘗過極品的表情。



有個別村民毫不客氣的啃咬女帝的肝髒。



子宮、卵巢和肝臟很快被吃完了。



若問他們吃到的是什麼味，只要你吃過羊肉湯裡的羊肝羊肺羊胃你就知道是什麼味了。



…………



大腿和小腿都被分開的兩條腿分別從四堆烤肉架上放了下來，在烤肉散發的香味的誘惑下，一些村民拿起刀叉舔著嘴唇圍了過來刮割那兩條腿上的肉。



肉吃起來鮮嫩香脆肥而不膩，村民們每抓著一塊肉就割下來往嘴裡送，肉美妙的味道寫在了村民們的臉上也寫在了村民們的笑容裡。



盡管在美味的誘惑下村民們拚命的吃，直到個個都把肚子吃脹了，也沒把那兩條小腿和兩條大腿全部吃完。



其中一條小腿上的肉被全部吃完了，另一條小腿露出了大面積的骨頭，兩條大腿被吃得坑坑窪窪的，只在原膝蓋部分露出了骨頭。



顯然第一頓沒有把兩條腿吃完。



但是村裡的這場宴會不可能只持續一頓也不可能持續一天。



要經許多天。



……兩隻手臂其中一隻在第一頓被村民吃完了，另一隻在第三天才吃完。



……宴會進行了很久很久，不知過了多久女帝被吃完了七成以上的肉，宴會在女帝七成以上的肉被吃完後結束了。



剩下的三成被村民們剔割下來帶回各自的屋裡儲存起來，放在家裡跟家人一起吃。



……而水琴則被送到一處流水線屠宰車間和一群女畜進行批量分割和加工，銷往各地進行銷售。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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